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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吴征镒院士仙逝已近周年了！所里也在向各位弟子征稿好长时间了，却迟迟没有动笔，眼

看征稿截止日期就在眼前，再不写点就说不过去了。

相比之下，我自2002年6月调回昆明植物所以来，与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如读博士期间的多，

主要是先生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容不得过多的打扰，况且先生的耳朵越来越背，说话必须大声，

总觉得有大不敬之嫌。

恩师在世的最后几年，从黑龙潭的所部的家搬到城里去住，就很少能有机会见到恩师了。期

间有几位国家领导人来所视察，所里专程将恩师接回标本馆，在等待的过程中，与恩师有短暂的交

流，还特意与先生合过影。

这里我就写写先生对我影响较大的几件小事，以志纪念。

一

1990年5月23日，我在原西北植物研

究所完成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6月4日

在西北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答辩（当时的

西北植物研究所还没有学位授予权，只能

与西北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由西北大学

授予学位，因此，基础课程学习都在西北

大学生物系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回西北植

物研究所完成），当时已经确定一定要读

博，而且就想考吴征镒院士（当时还叫学

部委员）的，但因家里经济困难，决定先

工作两年再说，于是，硕士毕业就留在西

北植物研究所工作了。

确定考吴征镒先生的博士生，是出于

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硕士导师之

一张遂申先生经常给我提起吴先生，他让我知道了“吴老当”，让我更加了解了吴征镒先生当时在

国内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胡椒目的植物尤其是齐头绒就产在云南南部，

而且在1989年5月专程到云南采集实验材料，其时也首次到访过昆明植物研究所，有感于西北植物

研究所的差距，决心报考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博士，当时植物分类学研究方向，也只有吴征镒先生一

个博士生导师。

在硕士学位答辩结束后不久，1990年6月上旬，时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最大的（资助金

纪念恩师吴征镒院士

雷立公

（196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1995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2006年5月14日，与吴老在标本馆合影（后排左起：杨永平、
孙航、李德铢、雷立公、周浙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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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360万元）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的北方片工作会议在兰州兴隆山召开，虽然当时

我与此项目并无瓜葛，但张遂申先生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的机会，资助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兴隆山相对于被荒漠包围的兰州而言，确实是很难得的林区，植被茂密，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跟当时的大多数刚踏入植物学之门的年轻人一样，第一次知道王荷生和李恒

两位知名的学者竟然都是女的。中山大学的张宏达教授竟然很能爬山，当我们大多数人还在山脚下

时，他已经从山顶下来了。

会议期间，在兴隆山深处的马衔山实地考察，这次吴征镒先生也去了。我们年轻人都不放过这

个机会，个个拿着标本争先恐后地向各位前辈讨教，但是要向吴先生讨教，还是有些怯生生地。我

采到一种开黄花的毛茛科植物标本，很快就被吴先生要去了，他告诉我植物的名称，可惜我很快就

忘了，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应该查一查标本馆的标本，看看究竟是什么植物）。

当时我就当面告诉吴先生我准备考他的博士生，他回答说可以。6月13日，会议上准备了一个大蛋

糕，说是要为吴征镒先生过生日，应该是75岁的生日。庆生仪式开始后，吴征镒先生说他是属龙

的，问在场的还有没有属龙的，我说我是。说来凑巧，在场的年轻人中属龙的就我一个。

这就算是我与吴先生的缘分吧！

会议之后，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做考博的准备了。到了1992年6月，来昆明参加考试，

认识了同样报考吴先生的彭华（另外还有一位姓王的，是来自云南教育学院的，与彭华是大学同

学，一位姓马的来自新疆）。回去不久，我就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总算是正式入师门了！

二

1992年9月，我直接从陕西杨陵的西北植物研究所去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英语和政治

课。1993年3月，回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刚好赶上区系大项目的阶段工作会议，直到会议结束后，

才与吴征镒先生商讨博士论文选题问题。他为我设了两个选题，一个是秋海棠属分类修订，一个是

胡椒目的系统学，他倾向于后者，因为我硕士论文就做胡椒目的形态解剖学，现在正好可以扩展到

系统学，于是就确定了下来。4月份就去西双版纳采集实验材料，半个月之后，回所里报销完差旅

费，在还课题本时，先生看着课题本，无奈地说：“怎么花了这么多啊？”实际上，这趟差总共花

费一千多一点，然而，当时先生的课题本上也就只有几千块钱，360万的区系大项目的课题经费按

五年分配到全国几十家研究所和大学的课题组后，吴先生虽然是大项目的负责人，但落到他手里的

经费也没有多少。而且，当时正处于中国科研的低谷时期，尤其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处境也很尴

尬，科研经费极度缺乏。为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顺利进行，吴先生帮忙从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特

别支持费拿到了二万五千元的经费，后来我实际上只使用了其中的五千左右。

在做论文期间，吴先生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及时找他，不过要提前电话预约时间，并且归纳

好要讨论的问题。这就训练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条理性。虽然，这期间吴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像对师兄

们那样亲力亲为、手把手地教我们研究方法了，但每次跟他探讨问题，他都会教我们解决问题的基

本思路和相应要读的文献。

论文答辩前，吴先生亲自选定北京大学的李正理教授和胡适宜教授以及西北大学的胡正海教

授作为我的论文的函评人，要求我根据函评意见和他提出的建议逐一认真修改，修改稿经过他认真

细致地审查后，才提交答辩申请的；答辩委员会请北京植物所的路安民教授和云南大学的杨貌仙教

授，也都是有深意的，因为路安民教授是当时国内植物系统学的知名学者，而杨貌仙教授在植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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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解剖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且治学极为严谨，从中都体现出吴先生治学的严谨。

三

1995年6月，我博士毕业，去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临行之前，我去向先生辞行，先生就我到了

湖南后的科研方向提出了指导意见，希望我能继续做系统学方面的工作，但他认为这在地方大学是

比较艰难的，他要求要根据湖南的植物区系的特点去选题，并且要以应用研究为出发点，才能争取

地方上的经费支持。

现实也是如此，当时湖南省科技厅的基金项目的资助强度也只有一万五千元左右，而且各单位

都有数量限制，初来乍到的外来人是很难申请得到的。在具体的研究内容方面，要我对双牌泡果荠

做应用性研究，因为，这种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无论是含量还是组合都优于当时湖南南部山区广泛

栽培的山萮菜Wasabi，可以作为替代种植作物，而其分类上也存在疑问。然而，多次申报，均因上

述原因而未能成功。

还有一次，湖南神堂山发现大片的穗花杉林，当地人告知吴先生，先生想到了我，写信给湖南

的林业主管部门，希望资助我对此进行研究，结果他们转而资助其他单位的人去做了。

四

在到湖南长沙不久，我前妻因水土不服患上紫癜性肾炎，每年需要至少三次住院治疗，虽然学

校报销大部分住院费，但报销比例逐年下降，期间院系组织职工捐款救助，缓解了一时之难，但她

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因此就没有收入，一家人的生活费及她的医药费全由我微薄的工资负担，一

度陷入极度的困难当中。

吴先生知道之后，拿出一千元钱委托彭华寄给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困难，当时的一千

元钱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五

吴先生曾试图利用各种途径将我调回昆明植物研究所，但囿于当时科学院的改革以及其他原因

都未能如愿。

2001年底，我受师兄彭华之邀，来昆明联系调动，先是去西南林学院联系，当对方知道我前妻

的情况后，就有些不情愿了。于是我再回到昆明植物所来拜会吴先生，吴先生叫时任副所长的李德

铢师兄带我去见当时的所长郝小江，基本确定了调动的意向。据知，之后不久，当时的科学院副院

长陈宜瑜院士来所里视察，吴先生当面向陈宜瑜院士提出调我回来的事，此事就算有了肯定的结果

了。

2002年2月，我前妻病故后，所人事处打电话告知我调动的事，要我4月份参加标本馆主管的竞

聘。竞聘结果出来后，我就在所里负责标本馆老馆改造工程的准备工作即标本搬迁。直到准备工作

安排好后，才回湖南长沙办理调动手续。

回想起来，若不是吴先生关心、帮助，当时我很有可能渡不过难关；若不是吴先生设法（当然

还有彭华和李德铢两位师兄的鼎力相助）将我调回昆明，我也就没有如今还算幸福的生活。

恩师的眷眷之心，令我感激涕零！

吴先生，我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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